
说实在的，这次竞标，公司能不能拿
下这个项目，老刘和女婿小陆心里都没
有十分的把握。

打去年，老刘把企业交给小陆管理
之后，便不再多问公司的事。可最近，公
司资金周转困难，要是能拿下这个大项
目，那笔预付款对公司来说无异于一根
“救命稻草”，就如同烈日下行走在沙漠
中的人，在万般焦渴难熬时，得到一
汪清泉。

于是此番，老刘要亲自出马。
一开始，小陆认为岳父是对他

不放心，可细想，岳父经验丰富且人
脉广，这次亲自出马，定能增加几分
获胜的把握。

汽车犹如一只色彩斑斓的甲壳
虫，在韭菜叶宽的山道上爬行。

一个急转弯，小陆把喇叭按得山响。
“嘀嘀嘀——”
汽车正向前飞驰，突然，老刘喊了

声：“停停停！”
“咋了，爸？”
“拐弯镜。”
小陆定睛一看，路边固定在钢管上

的拐弯镜正歪着头，如同一个犯错的孩
子正被自家大人训斥，低头站在那里，不
服气地把“脸”扭向一边。

此时，乌云如翻滚的波涛，正朝这边
压过来。猛烈的山风吹过，拐弯镜摆动
着“脑袋”，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可能是后边固定的螺丝松了。
“爸，你要干吗？”小陆见岳父想打开

车门。
“下去扶正一下拐弯镜。”老刘说。
“不用管这闲事吧。”小陆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拐弯镜是司机的第三只眼睛，看不

到对向来车，多危险！”老刘说。
“应该不会出事吧。”小陆说。
“万一两车相撞，滚下山崖，那可是

车毁人亡的大事啊。”老刘说。
说着，老刘已下车奔向路边的拐弯镜。

小陆抬腕看了看表，焦急地冲岳父喊：“爸，我
们能不能回来时再修呢？时间不等人啊。”

老刘说：“不差这会儿工夫。”
一道闪电过后，凉风裹挟着豆粒大的

雨滴砸向地面，老刘脚下一滑，差点儿摔
倒，他看了一眼几米外的悬崖，心扑通扑通

地直跳。
风大雨急，离竞标的时间越来越近。
老刘登上护栏，抓住拐弯镜的边沿儿，

把歪向一边的镜面扭转，再扭转。老刘不
时地用手抹着脸上的雨水，转身问小陆：
“帮我看看，正不正？”老刘又让小陆从车子
工具箱里找来扳手，用钳口死死卡住，“咔
嗒咔嗒”地拧起螺丝来。

风更急了，雨更大了。
这时，一辆车的车窗落下来。司机冲

老刘喊：“维修工师傅，谢谢啦，雨天可要注
意安全！”
“师傅？”老刘心里想，这是把咱当成维

修拐弯镜的师傅了。
一番折腾下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

小时。
坐上车，还没来得及脱去湿透的外衣，

老刘这才像是猛然想起要去竞标的事似
的，急忙催促小陆：“快开车！”

小陆加大油门，汽车冲进雨幕里。
紧赶慢赶，老刘和小陆还是误了竞标

时间。
“老刘，你一向守时，今天为什么迟到

啊？”还没走进赵总办公室，老刘就被赵总
劈头盖脸地责问。老刘一脸歉意，说：“路
上遇到点事，耽搁了。”赵总显然很生气：
“什么事能比这次竞标还重要啊！”

“赵总，我们……”
这时，小陆站起来，想把来时路上的情

况告诉赵总，可老刘一个眼神过去，制止了
他，并赶紧接着小陆的话说道：“赵总，您看

我们……我们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
对吗？”小陆明白了岳父的意思，点头
附和着。

走出赵总办公室，小陆一脸的失
落。老刘拍拍小陆的肩膀，说：“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以后，我们还有机会。”

不承想，几天之后，老刘在雨中扶
正拐弯镜的视频，竟被过往的司机拍
下来，发到了网上。视频里，只见老刘

站在悬崖边的护栏上，雨水如泼，电闪雷
鸣，几米开外就是悬崖，看着就让人心惊。
视频下边，大家纷纷点赞留言，说他温暖的
是人心，保护的是生命。

几天里，视频点击量蹭蹭往上涨，老刘
没想到，一段几分钟的短视频，竟有如此大
的影响力。虽与竞标工程失之交臂，老刘
却在互联网上收获了万千好评。
“丁零零，丁零零。”一阵急促的铃声，

是赵总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赵总为自己未问清缘由就发

火连连道歉，说这次老刘虽错过了竞标，
但以他的人品，以后不愁揽不到工程，还
愿意给老刘介绍其他的投资商，帮公司渡
过难关。

赵总的一番话，小陆在一旁听得真真
切切，心里也明白了岳父的良苦用心。

那天，老刘倒背着手离开时，小陆看着
岳父的背影，心想：岳父不但为他扶正了心
里的“拐弯镜”，更为他点亮了一盏灯，他要
在这盏灯的指引下走下去。

自此，老刘便再也不去过问公司里大
大小小的事情了。

在历史长河中，英雄宛如璀璨星辰，闪耀着熠熠光辉，照
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他们或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以无畏之姿
筑起血肉长城，守护家国尊严；或在平凡的日子里，于危难之
际挺身而出，彰显人性光辉。深秋时节，当我怀着崇敬之心，
踏进蓟运河畔那座挂有“光荣烈属”牌匾的农家小院时，
终于探寻到了那些尘封已久的感人故事，重新呼唤英雄
的名字——解贵新。

很早就听说东北地区有五条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
大街，前四位是杨靖宇、李兆麟、赵尚志和赵一曼，而“贵
新街”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贵新”是谁呢？他的名字
能与赫赫有名的抗联英雄齐名，想必也会有不平凡的英
雄壮举吧！

2015年，我曾参加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赴东北“行进白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采访活动。乘车行驶在吉林省通
化市靖宇县时，马路两侧悬挂的牌匾上大都带有“靖宇”二
字——靖宇县委、县政府，靖宇乡，靖宇律师事务所，靖宇
村……人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缅怀那些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民族英雄。当年，我采访杨靖宇纪念馆馆
长和靖宇村村长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返津后，我写了散文《凭
吊杨靖宇将军》，以表达对杨靖宇将军的敬仰之情。

虽然有关“贵新街”的报道并不多，但在哈尔滨确实有一
条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街道——贵新街。我曾看过一篇名为
《贵新街上寻访烈士踪迹》的文章，才知哈尔滨市南岗区的这
条贵新街，就是以解贵新烈士名字命名的街道。然而，对于解
贵新本人，人们了解得并不多。

贵新街是隶属于南岗区的一条小街，1932年，名为同发街。
1948年，为纪念原在本区居住的解贵新烈士而改名贵新街。
1947年春天，解贵新报名参军，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六纵队十八师
五十三团侦察连当通信兵。是年冬季，在一次战役中，解贵新执
行架设前沿阵地电话线任务时英勇牺牲，年仅十八岁。

对于解贵新烈士，常年居住于此的本地人都知之甚少，更
别提能讲他的英雄事迹了。一个将青春和生命都献给解放事
业的人，他的故事竟被历史烟尘所埋没，令人叹息。解贵新有
个表弟叫李福奎，他为了表哥的事找到报社记者，详细讲述了
解贵新烈士的经历。

解贵新烈士的妈妈，是李福奎的姑姑。有关解贵新的故
事，李福奎多是从父母那里听说的。他家与解贵新家，都住在
南岗区曲线街，两家离得不远。解贵新家里很穷，有两个儿子
叫解贵林和解贵新。解贵新从小就崇拜战斗英雄，渴望自己
也能像战斗英雄那样冲锋陷阵，建功立业。十几岁时他就想
报名参军，父母因他年龄尚小没有同意，为此，他还跟父母闹
过矛盾。

1947年，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解贵新已年满十八
岁，当他再次提出参军时，父母虽有万般不舍，还是点头同意
了。于是，解贵新拜别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解放东北的战
斗之中。不料，当年冬天他就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部队首
长来到解贵新家进行慰问，两位老人悲痛至极。

后来，解贵新的父母难以承受失去儿子的沉重打击，更不
愿每天触景生情地看到大街上儿子的名字，便回到了河北省
宁河县大田乡的农村老家。李福奎说，他曾经去过河北省，找
到解贵新的哥哥解贵林的家，看到解贵新的侄子、侄女都已长
大成人，十分欣慰。李福奎说，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贵新街”
是以他表哥的名字命名的，让他永远记住。但令人遗憾的是，
很少有人知道表哥的故事，他便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能让更
多的人听到表哥的事迹。

解贵新家早年属于河北省宁河县大田乡，近年来，经过多
次行政区域划分后，现已称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大田村，我
们身边拥有这样一位革命烈士，不应再让他“隐姓埋名”，而应
广泛宣传。

我曾前往宁河区档案馆查阅资料，请工作人员调取早期
革命烈士底档，虽经一番努力，但还是未能查到有关解贵新烈
士的信息。工作人员又寻找早年的“老民政”，依然一无所
获。于是，我又走访滨海新区有关部门，大概是年代久远，或
因老一辈知情人先后故去，致使烈士英名尘封于历史长河。

循着“河北省宁河县大田乡”这一线索，我推断昔日的“大
田乡”，即现今的汉沽街大田村。1980年，我在汉沽广播站做

记者时，曾多次到大田乡的各村进行采访，那时是称天津市汉
沽区大田乡，我在大田村了解到，村里确实有一支解氏宗族大
户，且在当地颇有影响。我的乒乓球球友中，就有一位解二
姐，本名为解贵香，她的娘家就在大田村。这让我很兴奋，不

知球友解贵香与烈士解贵新，两人之间有没有直接血缘或亲
属关系。

不巧，解贵香那几天出门旅游，我只好打电话找到我夫人
的老叔，即我的叔丈人，他原来在大田小区住。通过老叔，很
快找到了原大田村的老主任刘景春，我说明事情经过，希望能
得到帮助。老主任办事麻利，说话干脆，当即给了我一颗定心
丸：“没错，解贵新烈士是我们大田村人，他有两个侄子解义祥
和解义宝，就是我们村里人！”

我顿时喜出望外，立即要了解义宝的电话。当接通解义
宝电话的一刹那，我如释重负，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下午
三点，乌云密布，大雨将至。我的车在解义宝家门口还没停
稳，一场暴雨便自天而降，此情此景令我心头一震：距离英雄
离世，已经整整七十八个年头了！

解义宝家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北屋门楣上方悬着“光荣
烈属”牌匾，尽管已经褪色，字迹斑驳，但仍掩不住那熠熠之
光，它是解贵新烈士为国捐躯的光荣证明，更是党和政府对革
命烈士的极高褒扬。

经过攀谈，得知解贵新烈士就出生在这里，后跟随父亲闯
关东，定居在哈尔滨南岗区同发街，一直到十八岁。他还有一
个哥哥叫解贵林。据解义宝介绍，他是解贵新的二侄子。小
时候，常听他奶奶讲，叔叔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英气逼人。
1947年春天，叔叔解贵新不顾父母担心，积极报名参军，穿上
军装后曾回过家一趟，此后再没有回来过。秋天，解贵新便参
加了一场惨烈的战斗。事后一位战友回忆说，解贵新在架设
好前沿阵地的电话线后，为掩护一位首长，义无反顾地冲在了
前边，不幸蹚上了地雷而壮烈牺牲，由于战斗持续时间较长，
解贵新烈士没能留下任何遗物，烈士墓只是一座空穴。

战斗结束后，这位首长专程赶到家里慰问，临走留下了一
封信，叮嘱家里有任何困难，随时可以去找他。这封信后来被
当时的宁河县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拿走，直到今天，这封信再
无从查找……

解贵新的父亲解起昆，新中国成立前在哈尔滨铁路脚行
有一份工作，并置有一幢二层小楼。解贵新的牺牲，对父亲打
击很大，一度令其精神恍惚。不久，老两口强忍悲痛将房产送
人，怀揣二儿子的烈士证书，带着大儿子解贵林离开了哈尔
滨，回到河北省宁河县大田乡（今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大田
村）。大儿子解贵林后结婚，育有一女二子。

为了纪念解贵新这位从本地光荣参军的革命烈士，1948
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将“同发街”正式更名为“贵新街”。它
既是闪光的历史名片，也是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纪念。从此，这
条街与解贵新烈士紧密相连，成为哈尔滨市的一段永恒记忆。

贵新街紧邻着地铁站，交通便捷，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相
邻。贵新街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见证着哈工大的发展历程。
一代代学子励志笃学，用不屈的脊梁和坚忍的信念，立志成为
国之栋梁！

解义祥、解义宝至今珍藏着叔叔解贵新的烈士证书。那
用镜框镶嵌着的烈士证书上写道：“解贵新同志在解放战争中
壮烈牺牲，特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落款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他们回忆说，从东北回村后，爷爷解起昆思儿心切，茶饭

不思，郁郁寡欢，始终无法从悲痛中解脱，身体愈发虚弱，十年
后便离世了。奶奶则乐观豁达，以儿子解贵新为解氏家族的
光荣，每当有人提及儿子的事迹，都会絮絮叨叨地介绍，话语
中充满了悲伤与痛苦、自豪和骄傲。这位解家大奶奶、德高望

重的烈士母亲，以92岁高龄谢世。
作为解义宝表叔的李福奎，原是大田乡下坞村人（现

改为汉沽街下坞村），距解义宝家不过几里地。李福奎在
哈尔滨漂泊数十年，多年前叶落归根，从哈尔滨回到了村
里，种地养花，颐养天年，几年前也悄然去世。如果解贵
新地下有知，也定会感谢李福奎为宣传他的事迹所做出
的努力，那是超越亲情的情谊，是弥足珍贵的深情讲述。

外边的雨渐渐小了，雨滴打在窗户上，像落在我们心
里。屋内，解义祥、解义宝二人神情凝重，目光久久停留在
泛黄的烈士证书上。当我的目光与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兄
弟二人才道出了心中埋藏已久的愿望：叔叔解贵新刚十八
岁就奔赴前线，没留下子嗣，更没有一张照片让后人瞻

仰。作为侄子，他们有两个心愿：一是1982年版的烈士证书上
的字迹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换发，因
为现已换发第三代烈士证书了；二是全家人能够去一趟哈尔滨
的贵新街，看一看那条以叔叔名字命名的大街，在街上合个影，
然后再到叔叔的墓前祭奠，以告慰叔叔的在天之灵！

贵新街是幸运的，它因英雄的名字而声名远扬；贵新街又
是光荣的，它承载着英雄的梦想，在岁月的长河中，历久弥新，
代代传承！

“我曾经养过一窝狼崽。”在野狼谷，同行
的宝音开始了他的讲述。

那是一个冬天，大雪覆盖了整个锡林郭
勒草原。我和工友检测完铁路轨道，踩着来
时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宿舍。走到
一片杂草丛生的斜坡下的时候，我忽然听到
一阵轻微的吠叫声。这声音吸引我俯下身
去，很快，我在灌木丛的遮掩下，看到一个洞
穴，里面竟然隐匿着三只小动
物。我兴奋地叫住巴雅尔，问他
这些小东西是不是野狗，如果是，
我们或许可以抱回去养着，看家
护院。

巴雅尔注视着三只毛茸茸的
小东西，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显
然，他也不能确定。但是它们接连
的吠叫声，让我坚信它们就是野
狗。反正雪天闲着也是闲着，我们
姑且抱回去养一养，不行到了春
天，再让它们回归自然，否则这些
小东西得在这里饿死。我的建议
很快得到附和，于是大家一人抱了
一只，继续向前。这几个热乎乎的
小家伙，在我们怀里温顺地闭起眼
睛，竟然没有丝毫的恐惧。

三只小野狗果然给我们枯燥乏味的生
活，带来许多的乐趣。工友们闲来无事，纷纷
丢下手中的扑克，逗引它们玩耍，训练它们奔
跑。大家还省下口粮，尽心尽力地喂养它
们。生活好像平静的水面，只是我们并不知
晓，水面下早已危机四伏。

有一天夜里，我刚刚入睡，蒙眬中听到窗
外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那叫声一阵
接着一阵，由远及近，慢慢逼近我们的宿舍。
我的汗毛瞬间一根根竖起，睡意全无。我起
身披上衣服，透过灰蒙蒙的窗户，我看到一群
神秘的影子，正缓慢却又坚定地向前移动。
冰冷的月光下，它们仿佛“末日幽灵”，拥有着
掌控一切的强大力量。

就在我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时，几只
小东西忽然在角落里，发出梦呓般“呜嗷呜

嗷”的叫声。就是这一
阵短促轻微的叫声，引
发了窗外呼应般更为频
繁的嚎叫。那一刻，我
猛然意识到，这几只与
我们朝夕相处的小家
伙，一定是狼！

是的，它们就是狼！巴雅尔在我们喂食
的时候，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它们肯定不是
野狗，而是会招来灾难的猛兽。而今我明白
了，我们出于好心抱走了狼崽，现在，狼群凭
借着强大的嗅觉，长途跋涉，穿越风雪，找到
了我们！

我很快将巴雅尔和其他工友叫醒。“狼群
要攻击我们了！”我压低嗓门惊恐地喊道。

“怎么会招来狼群，我们又没
有饲养牛羊？！“被叫醒的工友惊
慌失措地问。
“是我们抱回的三只……三

只小狼！”
这最后一句，瞬间点醒了大

家。工友们纷纷穿好衣服，准备
防御工具。巴雅尔经验丰富，他
让我们打开所有灯盏、手电，又敲
响瓷盆，点起火把，用声响和火光
驱赶狼群。最终，在跟我们僵持
一个多小时后，狼群才消失在漆
黑的夜幕之下。

第二天，我们便带着三只小
狼，凭借记忆在雪原上走了两个多
小时，终于找到之前隐匿在灌木丛

中的洞穴，将三只小家伙小心翼翼地放进去，
而后迅速地离开。那段时间，我既觉得后怕，
为差一点引来的一场灾难，也觉得欣慰，最终
将狼崽归还它们的父母。人与狼各退一步，共
存于雪原。至于三只小狼回归狼群后，又会经
历什么，我永远不会想到最后的结局。

十多天后，我和工友们再次经过那片山
坡。出于好奇，我们站在不远处观望，看到狼
窝好像荒废了。于是大家大着胆子，走得更
近一些，发现三只小狼竟然死在了洞穴里！
巴雅尔用铁锨将小狼僵硬的尸体掏出来，看
到它们的脖颈处，均有被咬过的痕迹。
“小狼身体上一旦沾染了人类的气息，狼

群便会将其认为是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整
个族群，父母会将它们咬死，并迅速搬走。或
许，就在我们将它们送回的那一天，狼群就起
了杀心。”巴雅尔无奈地叹息道。

我忽然被一种剧烈的悲伤击中。我以为
自己的善意会被接受、感知，不想，却引来一
场无情的杀戮。这杀戮无声无息，隐忍而又
决绝，发生在血亲之间，并以三个幼小生命的
死亡，换取整个族群的性命。在被击退之后，
它们选择放弃家园，举家搬迁。这一场人与
狼的对峙，没有输赢，只有悲壮的生死交换。

寒冬时节，烟火之家的桌上清蔬，北方离不开大
白菜，江南离不开红菜薹。老汉口民间还有“梅兰竹
菊经霜脆，不及菜薹雪后娇”这样的谚语。

老作家姚雪垠先生是河南邓州人，曾在湖北生
活大半辈子，晚年居住在北京。姚老在世时，每逢有
文友和晚辈要进京看望他老人家，问他需要湖北什
么土特产时，如果是冬春时节，他总会要求说：“什么
都不要带，就带几把红菜薹和一挂腊肉来吧。”

曾有文友著文描述，有一次，鹤发童颜的
老作家一见到晚辈从湖北带来的新鲜菜薹，顿
时喜笑颜开，高兴得像个小孩儿，连声对老伴
儿说：“真带劲，真带劲，又能吃到腊肉炒红菜
薹了！”可见这位老作家对湖北红菜薹的喜爱。

红菜薹别名很多，如芸薹、芸薹菜、油菜薹
等。从植物学上看，红菜薹与广东的菜心皆是
十字花科芸薹属、芸薹种白菜亚种的变种，因其
茎叶紫红，又名紫菜薹。

我一向以为（很多湖北人可能也持同样看
法），红菜薹是江南独有的冬令时蔬，北方比较
少见。如有北方朋友冬春时节来湖北做客，招
待用餐时，主人总会特意点上一盘清炒红菜薹或是
腊肉炒菜薹，并热情推荐：这是湖北的时令菜，多吃
一点儿，贵地也许吃不到。

前不久，我到青海出差时竟意外发现，西北高原
上也盛产红菜薹。青藏高原的冬天比其他地方来得
要早，农历白露刚过，在平原地区，丝丝暑热还藏在
好客的人家，红菜薹尚未开始播种，但在西宁湟中区
鲁沙尔镇一带，花色金黄、茎叶紫红的红菜薹已迎来
采摘旺季。一些村办合作社的蔬菜种植大田里，一
畦畦红菜薹叶翠茎嫩，菜薹抽得粗矮茁壮，长势喜
人。只见菜农们不停地穿梭在菜畦间，忙着掐摘、打
捆、装筐，鲜嫩的菜薹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因为好奇，我特意上前仔细询问了一番。一位
来自朱家庄的菜农介绍说，他们新鲜采收的红菜薹，
除了供应当地市民的餐桌所需，更多的是在第一时
间运到合作社包装车间，打捆装箱后送入冷库冷藏
保鲜，通过冷链运输，销售到广州、深圳和香港等地。
“看上去，你们的红菜薹很有卖相啊！”我夸赞道。
“卖相是不错，但最主要的是品质好。红菜薹跟

别的蔬菜不一样，天气越寒冷，长得越好，经了霜，特
别是下雪后，抽出的菜薹又粗又嫩，水分最足，口感
最佳。”
“有道理呀，高原上寒冷天气漫长，最适合冷凉

蔬菜生长。”我又问道，“除了红菜薹，听说还有一种
白菜薹，你们这里也有吗？”
“有的，有的。你看那片地里，种的是箭筈豌豆，

就是采收了白菜薹后种上的。我们这里是收完了白
菜薹，接着种红菜薹。要是红菜薹接不上了，我们就

种一茬箭筈豌豆来倒茬轮作。”
“箭筈豌豆也能上餐桌？”
“那不是上餐桌用的，就是为了倒茬。箭筈豌豆

是优质绿肥，和白菜薹、红菜薹这些十字花科作物搭
配倒茬，效果特别好，等它们长到四五十厘米时就翻
进土里，不单完成了轮作，还给菜地增了肥。”

果然是劳动人民有智慧。谁能想到，每年白露
过后，每一天大约会有15000斤红菜薹被运出遥远

的西北高原，发往深圳等南方城市。一捆捆、一箱箱
茁壮鲜嫩的红菜薹，也为高原上的菜农开辟了一条
增收致富的新通道。

再回到湖北红菜薹上来。湖北的红菜薹以产自
武昌小洪山的最为有名，它与武昌鱼一道，被誉为荆
楚两大“名菜”。

经霜和覆雪的红菜薹，清炒后滋味清甜，如用较
为肥厚的腊肉切片炒出的红菜薹，味道更佳。带肥
肉的腊肉片是炒红菜薹的“标配”和“灵魂”，炒出来
的菜肴油亮而不腻，味道鲜美。

史料里有记，东汉和三国时，荆楚一带百姓就喜
食芸薹。《本草纲目》里说，“此菜易起薹，须采其薹
食，则分枝必多，故名芸薹”，“九月、十月下种，生叶
形色微似白菜。冬、春采薹心为茹，三月则老不可
食。开小黄花，四瓣，如芥花。结荚收子，亦如芥子，
灰赤色，炒过榨油黄色”。这段描述准确且美。顺便
说一句，《本草纲目》在描述某些植物时，不仅准确，
且简洁生动，可做自然小品和散文来欣赏。

清朝时汉阳徐鹄庭辑录的《汉口竹枝词》里写
道：“不须考究食单方，冬月人家食品良。米酒归元
宵夜好，鳊鱼肥美菜薹香。”可见，红菜薹在清朝时已
经普遍种植，是武汉市民喜爱的冬令时蔬。

武昌小洪山一带，古称“东山”，南宋端平年间
（1234年至1236年），著名佛寺宝通禅寺由随州大洪
山迁来此处，当时名为“崇宁万寿禅寺”，明成化二十
一年（1485年）改为“宝通禅寺”，沿用至今。据原住
洪山杏花村的一位老人回忆，他家先辈从江西过籍
到此，都种过红菜薹，到他这一辈已是第十一代。洪

山南边原有两座小山，一名白芋山，一名吴家山，两座
小山丘之间有一垄田，古人称“学田垄”。正宗的洪山
红菜薹，就出产在学田垄。

学田垄是梯田，约有二百亩，每年两季，粮菜兼收。
杏花村在宝通禅寺对面，距离村子不到二百米的白芋山
边，有一口水塘，内有泉水，因此，泉水附近的两块田里
的红菜薹，总是长得最早、最好。当地传说，在宝通禅寺
的钟声波及的范围内，即包括白芋山、吴家山、郭家山、

石牌岭、小洪山、马房山、桂子山、珞珈山在内的区
域生长的红菜薹品质最好，其中又以宝通禅寺的宝
塔落影之地，即白芋山下、学田垄出产的红菜薹为
“正宗极品”。这个传说，赋予了红菜薹一些“禅
意”，听上去颇有意思，但不足为信。

不过，历朝历代确实也留下了不少关于洪山
红菜薹的佳话。据说，苏轼偕其妹游览黄鹤楼后，
很想尝一尝洪山红菜薹，因当年天寒地冻，菜薹推
迟抽薹，兄妹俩便特意滞留武昌多时，直到吃上红
菜薹才惬意而去。

清光绪初年，合肥李勤恪在湖北任职时，特别
喜欢吃此菜，曾携带菜籽回乡种植，可是种出来的

菜薹，味道总不及洪山的好。这李勤恪本事也够大，竟
然命人挖了不少洪山山丘的土壤，车载船运地载回了
合肥。当时，湖北人笑说：“合肥来的官员，临走时连湖
北的地皮都刮去了，实在可笑。”

洪山红菜薹也曾是湖北向京城进贡的土特产之
一，曾有“金殿玉菜”的美誉。据说，慈禧太后就常差人
前来洪山一带摘菜进宫。1949年1月，蒋介石派“钦差
大臣”张群来武汉公干，临走前，张群特意吩咐湖北行
政长官说：今晚到洪山去买三百斤红菜薹，以便明晨带
回南京去。可见，这些达官贵人到了湖北，都惦记着要
吃红菜薹。当时有人写诗戏谑道：“从此辞却鄂州路，
空载洪山菜薹归。”

为什么洪山学田垄一带的菜薹品质最好呢？难
道真的如传说的那样，是因为有了宝通禅寺的塔影、
钟声的“加持”吗？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诞不经的。经
过农业专家考察发现，洪山地区多丘陵，地貌上属
“九岭十八凹”，且全是排水良好的红壤和黄壤田
地。这些梯田背北朝南，避风而向阳，又得到了天然
泉水和浸水的灌溉。冬春之际，天寒地冻，但这一带
的地温较为暖和，红菜薹的长势便与别处不同，味道
也更为鲜嫩纯正。

宋诗云：“想见
故园蔬甲好，一畦春
水辘轳声。”霜降时
节已过，餐桌上又可
见到霜叶雪茎的红
菜薹了。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mail:wyzk@tjrb.com.cn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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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东

霜叶雪茎红菜薹
徐 鲁

铭记烈士英名

王雅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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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歌，

不是泛黄的小草，

在秋风中萧瑟。

绝望地叹息：

生命的短促，

霜雪的胁迫。

不，

她是清冽的山泉，

叮咚作响，晶莹澄澈，

欢快地朝着大海奔波。

我的歌

不是严冬里的蓬雀，

在屋檐下蜷缩。

喋喋不休地埋怨着：

“风吹我，雪打我！”

不，

她是远征的大雁，

不畏劳苦，不惧挫折，

执著追寻明媚的春色！

我的歌，

不是雾海里的孤帆，

任凭潮流颠簸。

在惊涛骇浪中

寻找着堤岸归所。

不，

她是扬子江的浪花朵朵，

在涛声中欢笑，

在激流里放歌！

我的歌，

不是玻璃缸里的金鱼，

摇头摆尾，怡然自得。

在小小的天地里，

陶醉安逸的生活。

不，

她是勇敢的海螺，

即使献出血肉，存下空壳，

也要化作号角，

吹响冲锋的战歌！

我的歌
王克臣


